一個人有學問，未必能放眼天下。一個人有能力，未必想普渡眾生。一輩子行善，也未必能堅持到最後一刻。因天地不仁，可以萬物為芻狗，勝天是理想，順天則是實際。天地萬物雖是複雜，但若能掌握陰陽之理，方可感應道交，歸於一心，再無落入迷霧之感。
經過漢唐兩朝的大鳴大放，華夏文明這尾覆雨翻雲的大龍，已在天地之間遨遊良久，凝聚而成的玄圃積玉，正落在北宋時朝的每一寸土地上。這個時代的政治、經濟與文化都空前繁榮，亦誕生許多思想家，他們猶如璀璨星光，照亮著浩瀚的銀河。一位慷慨有大志的少年，夜不著席，刻苦自勵，為明日參學訪友的行程，正反覆閱讀著案頭上的書，做足學問討論前的功課，以備不時之需。這位少年姓邵名雍，字堯夫，卒謚康節先生。

聽到有學問的人，便前往造訪、討論或請教，這是宋朝文人典型的養成過程，正值年少的邵康節當然也不例外。他的足跡遍及山西、江蘇、湖北、山東、河南等地，最後發現洛陽才是天下的人文薈萃之地，從此之後便長居此地，不再出遊四方。初到洛陽的康節先生，生活依然艱苦，可謂「蓬蓽環堵，不蔽風雨」，除了自己砍柴、煮飯之外，家中還時常出現缺米少糧的問題。盡管如此，他卻怡然自得，每天早上焚香默坐，晚上飲兩杯酒，吟吟詩，寫寫字，不改其樂。

邵康節雖樂隨自欲，但憂以天下。時常在洛陽城郊散步的他，若聽到杜鵑的啼聲，便慘然不悅。因為飛鳥是動物中最先得到地氣的，他喃喃自語道:「天下將治，地氣自北而南；天下將亂，地氣自南而北。」當時的宋人普遍認為，南方人為相，亦或是朝中多用南方人士，為國運不祥之兆。因為南方人得勢，可能擁兵自重，必會對位在北方的首都造成威脅，一場腥風血雨在所難免。此外，南方的花木若可移植於北方，同時南方的瘴瘧之病，亦將隨之而至，老百姓亦要多受一份疾疫之苦。翌日，康節先生見雁鳥飛高，遇風而退，這罕見的怪現象，在他看來乃天之譴告，已知北宋皇朝國祚不久矣。北方之氣已衰，地氣自南往北而來，未來得君權天命者，必將南渡。

邵康節欲以一腔熱血為國為民而奮鬥，但他深入簡出，阮囊羞澀，實為窮酸書生，真乃有志難伸之憾呀 ! 他自知此生無緣居高位，無緣立功，尚能立德，若亦無立德之機，可為立言志。天下興亡，匹夫有責，君王更為重，若是有一本貫古通今，蘊涵一切萬物鼎新革故之理的書，君王只要把握此理或是按圖索驥，必然能趨利避害，預測未來，將天下治理的有聲有色。因為有此初衷，康節先生窮盡畢生之力，完成《皇極經世書》一書，它作為君王治世的心法，也是對前知之學的一次開創性改革。《中庸》云:「至誠之道，可以前知。」所謂「前知」即是預測之學，如當今的八字、斗數命理或卜卦等術數，皆可稱為前知之學。可見，一切在乎於「誠」，君王或領導者只要誠心與敬意足夠，還有什麼是不能預測的呢 ? 
《皇極經世書》承襲先秦以來的陰陽五行思想與《易經》哲理，將自然與人文更密切的統合在一起，並賦與深遠的形而上義，形成一個從上至下，縝密的哲學系統。籤頭「邵康節定陰陽」說明康節先生之學，源自於陰陽學，且他給予新義，讓此產生不同的面貌。

籤詩第一句話「陰陽道合總由天」說明「天」即是一切道理的源頭，其內涵不離陰陽之理。在中國最古老的甲骨文中，出現了「陽」和「晦」兩字，考古學家相信「晦」字是「陰」這個字的前身，雖然在考證中無法被證實，但「晦」與「陰」這兩字的字義卻是相似的。「陽」是太陽以及陽光之意；「晦」則是指太陽被雲所遮蔽的意思，之後兩字集合成「陰陽」一詞。「陰陽」在殷商初期亦是表示一種晝夜交替的自然現象，到了西周初期則逐漸演變成方位與地形考量有關的辭彙。《詩經》云:「 既景迺岡，相其陰陽，觀其流泉。」這句話的意思是登上山崗並以日影來確定山的方向，以及水流的方向。《尚書》云: 「南至於華陰，東至於底柱。」與「既修太原，至于岳陽。」說明「華陰」代表著山之北，「岳陽」代表著山之南，當時的「陰陽」一詞已有了相對的方向概念。《易經》中陽爻與陰爻的符號，則說明事物皆有相對、正反的現象或性質，亦表示人們對世界有了初步的概念化理解。

陰陽之理所闡述的概念化與符號化的模式，為「天」所制定，天即道，萬物之變，不離其宗。陰、陽，一柔一剛，代表一女以及一男，猶如籤詩第二句話「女嫁男婚豈偶然」，因男歡女愛而結婚，並非偶然之事。按照傳統的觀念來說，陰、陽能再演變成少陽、太陽、少陰、太陰，分別代表著自然世界中的春、夏、秋、冬四季，亦稱為四象。康節先生將四象視為水、土、火、石四種元素，在《皇極經世書》云:「水為雨，火為風，土為露，石為雷。雨風露雷交，而地之化盡之矣 !」雨、風、露、雷就是自然界運動與變化的現象，且能在地表上觀察到。總之，「天」有陰、陽之變化，如日月運行，白天黑夜；「地」則有水、土、火、石所產生的現象。

籤詩第三句話「但看龍蛇堪運動」，傳統中「龍」屬土，康節先生認為「土氣上蒸」；「蛇」則屬火，「火氣炎上」。水土火石四種元素中，唯土與火有向上、活躍 、伸張與擴展的意思，所以龍、蛇皆象徵著積極、進取之義。籤詩第四句話「熊羆協夢喜團圓」，「羆」為一種體型龐大的動物，類似現在的棕熊。古人認為夢見熊和羆，為孕婦生男之兆，如《詩經》云:「大人占之，維熊維羆，男子之祥。」熊羆亦見於《史記》:「教熊羆貔貅貙虎，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。」相傳軒轅黃帝曾降熊與羆，為自己所用，並編制在軍隊之中，人與獸齊心合力擊敗蚩尤。

工作不順遂者，若求得本籤，代表著一個人在處事與行為上，仍欠缺宏觀的態度與氣度。若能站在「天」的高度，俯瞰大地，觀察一切變化，才能高瞻遠矚。順天而行，保持著闊達的態度，幫助如龍蛇般，積極向上的人，且不含任何成見與分別，才能海納百川。猶如軒轅黃帝一般，將非我族類者，收為自己所用。
邵康節在晚年之時，其言愈似禪者，作有《學佛吟》:「飽食豐衣不易過，日長時節奈愁何。求名少日投宣聖，怕死老年親釋迦。妄欲斷緣緣愈重，徼求去病病還多。長江一片常如練，幸自無風又無波。」面對生死的無奈，康節先生不再有年少時的國族情懷，萬物雖如陰陽，具有相對、正反的性質。瞭解陰陽，也就等同通曉天地萬物，但在此時，萬物亦我也，我亦萬物也，可謂物我合一，已達到心境不二之境界。道教典籍《太上感應篇》亦視康節先生為大善人，所謂:「感應者，陰陽之妙用」，陰陽之道能感應人間吉凶福禍與善惡得失，能通曉陰陽者為善人矣。

綜觀邵康節的一生，雖是學富五車、才高八斗，但在政治上卻是壯志未酬。幸好，其人其事被後人所歌頌，儒、釋、道皆視他為聖賢、大德、善人。道之所在，雖千萬人吾往矣，一生無咎。 
